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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冬将至， 无论是集中供暖
还是空调制热， 取暖成为大江南
北人们的共识。 在没有现代暖气
和空调的中国古代， 古人是用什
么方法来取暖， 度过漫漫寒冬的
呢？

几千年前就有地暖壁炉
古人在冬天如何取暖？

4600年前就有 “地暖”
人类的悲欢不一定相通， 但冷热

感知基本相同。 生活在距今28万年前
的辽宁营口金牛山人经过长期摸索 ，
就已经学会在火堆旁堆垒圆形的石头
圈， 用以保存热量取暖。 距今4600年
前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的先民们， 则
把金牛山人在山洞中点燃的火堆转移
到屋内。 姜寨人会在房屋中心挖出一
个小坑， 四周垒上砖石， 中间用以做
饭、 取暖， 这就是最早的火塘。

从凸出地面的火堆， 到凹进地面
的火塘， 一凸一凹之间， 是先民保存
热量取暖的远古智慧的进化。 火塘烤
热地面， 使房间和人体逐渐暖和， 可
视之为最早的地暖原型， 春秋时甚至
有人用这种取暖方式向君王邀宠。

据 《春秋》， 宋国有个叫柳的宦官
深得宋平公宠爱 ， 但太子很讨厌他 。
公元前532年， 平公薨逝， 太子即位，
是为元公 ， 欲杀柳 。 当时正值国丧 ，
元公要披麻戴孝守灵长坐， 按礼制不
能穿狐皮大衣、 坐熊皮暖席， 冻得浑
身发颤。 柳就用炭火将元公座下席位
烤暖 ， 等元公要入座时再撤去炭火 ，
让元公暖暖地坐下。 元公大喜， 等到
国丧结束， 对柳 “又有宠”。

早在魏晋时期 ， 东北就已有用
“火炕取暖 ” 的记载 。 清朝定都北京
后， 将白山黑水间的 “火炕取暖” 发
展为紫禁城的 “火地取暖”。 工匠在宫
殿下面铺设地下火道， 在殿外一人多
深的坑洞 （即灶口） 烧炭， 使热气通
过火道传导到殿内地面， 不但散热面
积大 ， 热量均匀 ， 实现地暖的功能 ，
而且没有烟灰和粉尘污染。

康熙年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马
国贤， 对紫禁城的地暖赞不绝口。 他
在回忆录中写道： 欧洲的炉子立在房
间里， 像小灶一样。 紫禁城的炉子在
室内不占地方， 热量通过火道传导到
室内， 这些火道完全铺设在地板的下
面。 按照欧洲取暖的方法， 在双足还
冷时， 头很热了。 而在中国， 双脚却
总是舒适而暖和， 适度的热量均匀地
充满在房间的每个角落。

椒房殿是辣还是香
椒房殿并不顾名思义， 是房间内

装满辣椒， 让人大快朵颐吃辣椒取暖；
而是将花椒及其花瓣捣碎， 研磨成粉
末， 掺在泥中作为涂料涂在屋内墙壁
上。 花椒性温， 用其涂墙， “取其温
而芳也 ” （颜师古批注 《汉书 》 之
语）， 可以让室内不仅温暖如春， 而且
芳香四溢。

古代皇后寝宫一般就叫椒房殿 。
据 《汉宫仪》， “皇后称椒房， 以椒涂
室， 主温暖除恶气也”。 除此之外， 皇
后寝宫取名椒房殿， 还玩了一把谐音
梗， 取花椒多籽 （子） 的美好寓意。

用花椒涂墙取暖之法流传后世 ，
西晋石崇曾 “以椒为泥涂室”， 与王恺
斗富。 南朝庾信有 《梦入堂内诗》 云
“雕梁旧刻杏， 香壁本泥椒”， 晚唐李
商隐在 《饮席戏赠同舍》 中言 “兰回
旧蕊缘屏绿， 椒缀新香和壁泥”。

祖籍成都的北宋宰相王珪， 则偏
爱家乡四川的花椒。 他在 《宫词》 中
言 “楼西别起长春殿， 香壁红泥透蜀
椒” （一说为花蕊夫人所作）。 在充满
椒香味的屋内过冬， 估计食欲也会大
增。 等到冬去春来， 或许会发现去春
的衣装已经配不上今春的体型。

当然， 花椒涂料只能起到保暖作
用， 要在视觉和心理上更加温暖， 人
们还会在房间地面铺上毛毯， 在墙上
加挂壁毯， 用大雁羽毛做成幔帐， 以

最大限度地锁住室温。 这就是椒房殿
的升级版———西汉未央宫的温室殿。

被中香炉有多巧
据 《西京杂记》， 西汉人丁缓发明

过取暖用的球形小炉， 因 “可置之被
褥中”， 人称 “被中香炉” 或 “卧褥香
炉”。

香炉的结构设计类似今天飞机 、
轮船上使用的陀螺平衡仪， 其球形外
壳和中心的半球形炉体之间有内外两
层同心圆环。 炉体在径向两端各有一
根短轴连接， 支撑在内环的两个径向
孔内， 使得炉体能自由转动。

通过这一设计， 内环能支撑在外
环上， 外环可以支撑在外壳的内壁上。
炉体、 内环、 外环和外壳内壁的支撑
短轴依次互相垂直， 加上炉体本身的
重力作用， 可以使得香炉无论如何翻
转， “炉体常平”， 炉口总能保持水平
状态， 炉体内的火炭断不会倾覆外泄
而带来皮肤烫伤或引燃被褥的危险 。
临睡之前， 让此香炉在被子里尽情翻
滚， 便可祛除被褥中的寒气， 暖暖地
一觉到天明 。 此香炉不仅可以取暖 ，
还可以用来熏香， 因此又称 “香薰球”
“薰球”。

西汉司马相如的 《美人赋》 中有
对 “被中香炉” 的描述， 言美人闺房
内有 “金鉔 （即香炉） 薰香”， 但目前
还没有唐朝之前的 “被中香炉” 实物
发现。 唐朝时， 大户人家已经广泛使
用银制 “被中香炉” 取暖。

1963年曾在陕西西安沙坡村出土
一个直径50毫米的唐朝银制 “被中香
炉”， 造型雅致， 镂空精细。 1987年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 就
有两件鎏金双蜂团花纹镂空银制 “薰
球”， 其中一件直径达128毫米。

梅长苏和小主们的手炉
若是将 “被中香炉” 加上外罩和

小提手， 便成了 《琅琊榜》 中梅长苏
和 《甄嬛传》 中小主们握在手中取暖
的手炉。

手炉和 “被中香炉” 差不多同时
出现， 又称袖炉、 捧炉， 一般是巴掌
大小的铜制炉体， 有圆形、 方形、 瓜
棱形等造型。 在炉体中放入一小条火
炭或者炭火余烬， 盖上有镂空花纹的
炉盖， 热气就会从炉盖的镂空孔洞中
溢出。

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曾出土一件
手炉， 炉盖盖沿外侧有铭文 “阳信家
铜温手炉盖 ”， 炉身下腹外侧有铭文
“阳信家铜温手炉”。 学者据铭文推测，
此手炉应为汉武帝姐姐阳信长公主即
平阳公主家用之物。

阳信长公主有过三次婚姻， 先嫁
平阳侯曹寿， 不料丈夫和儿子曹襄都
走在她前面； 二嫁汝阴侯夏侯颇， 结
果夏侯颇后来因与父亲婢女通奸而畏
罪自杀； 三嫁大将军卫青， 不到十年
卫青就先于她病逝。 公主去世后与卫
青合葬， 陪葬茂陵， 故其能在茂陵发
现。

一件手炉， 或许不能温暖公主的
清寂， 但至少能在寒冷的冬日熨帖她
的内心， 给她带去丝丝暖意， 让她即
使无人同立， 也能消度那欲雪的黄昏。

有人用手炉暖手， 还有人却别出
心裁， 用他人御寒暖手。

据 《开元天宝遗事》 记载， 唐玄
宗的哥哥申王 “每至冬月， 有风雪苦
寒之际， 使宫妓密围于坐侧， 以御寒
气”。 李撝用美女做人墙阻隔寒气， 是
为 “妓围”。

百姓御寒用纸衣
无论是帝王标配的地暖 、 壁炉 、

椒房殿 、 温室殿 ， 还是文人雅士的
“被中香炉”、 手炉、 暖席， 都不是平
民人家能够消受的。 尤其是在棉花尚
未大规模种植、 消费的唐宋时期， 百
姓御寒取暖只能另辟蹊径， 那就是穿
纸衣、 盖纸被。

现代又轻又脆的纸肯定不能用来
做衣服、 缝被子， 但唐宋时期的纸张
多是以树皮为原料的皮纸。 尤其是楮
树皮纸， 拉力强， 耐折耐磨， 坚韧敦
厚， 在控制好厚度和打浆度的基础
上 ， 是制作纸衣 、 纸被的上等材料。
古人将楮树皮蒸煮后， 加入胡桃和乳
香增加其柔韧性 ， 压 实 加 工 做 成 厚
纸 ， 在里面纳进麻絮等 ， 便可根据
需要裁剪成纸衣、 纸袄、 纸被等御寒
衣物。

宋代造纸业发达， 官府经常在天
寒时节给流落街头的乞丐发放纸衣 、
纸被。 一些文人也喜欢纸衣、 纸被绵
软白净的特点， 以穿纸衣、 盖纸被为
时尚雅号。 陆游好友朱元晦曾寄给他
一床纸被， 陆游盖过之后觉得颇为舒
适， 遂写诗答谢元晦： “纸被围身度
雪天， 白于狐腋软如绵。 放翁用处君
知否？ 绝胜蒲团夜坐禅。” 是为 《谢朱
元晦寄纸被》。

供暖费发多少
古人冬天取暖的燃料费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 ， 古代官员俸禄结构中的
“柴直银” 就相当于今天的供暖费。

宋朝及之前的供暖费基本上是实
物发放， 以宋朝为例， 朝廷每年从农
历十月到次年正月为官员发炭用以取
暖， 宰相可领4000斤， 其余官员根据
级别每人可领2000斤、 600斤、 400斤、
200斤不等。

明朝改用银两为官员发放取暖费，
称为 “柴薪银”。 但明清时期， 皇宫的
皇家人员仍然是领用实物木炭用以取
暖， 明朝的 “惜薪司”、 清朝的 “营造
司” 都是负责购买、 发放木炭的机构。

不少清宫戏都有妃嫔因领取木炭
而发生宫斗的情节， 其实皇宫木炭发
放有明确的标准， 以清朝乾隆时期为
例 ， 皇太后每天120斤 ， 皇后110斤 ，
皇贵妃90斤， 贵妃75斤， 一般情况下
都能领取相应位分的木炭。

摘自 《中国青年报》 （吴鹏）


